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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阳光正好，我寻了一处僻静的
河湾。岸边几株老柳，垂下的枝条已经抽
出细嫩的叶芽，鹅黄里透着浅绿，在微风
里荡漾着。柳丝很长，几乎要触到水面，
风来时轻拂过去，又悠悠荡回，唯恐惊扰
这一河的宁静。

我在柳树下支好小凳，理出钓竿，将
钓丝一扬抛入水中。浮子立起来，红红的
一点，稳稳地停在那里。我靠在树干上，
看那柳丝，又看这钓丝。两根“丝”，一从
树上垂下，一从竿头垂下；一根是春的触
手，一根是我的触手。它们就这样静静地
垂着，谁也不说话，倒仿佛约好了似的。

柳丝是闲不住的。风大些的时候，它
们总舞得活泼，一绺一绺飘起来，又散开
去，宛若浣洗一新的青丝。风小的时候，
它们只是微微地颤，颤得人心也跟着软
了。有几根特别长的，梢头已经浸到了水
里，在水面划出细细的波纹，一圈一圈地
荡开去。我的钓丝却始终沉着，一动不

动，只在浮子周围漾着极细的涟漪。一动
一静之间，倒生出些意思来。

就这样坐了好半天，浮子始终没有动
静。我索性不去看它，转而盯着那柳丝发
呆。它们垂得那样自在，那样无牵无挂。
风来风去，只随它；摇也罢，停也罢，从不
为着什么，也不等着什么。不像我这钓
丝，垂下去总存了一份心思，盼着那一沉，
盼着那一顿，盼着水下的什么来咬这一
钩。柳丝什么也不盼，可它却装点了河
岸，染绿了半湾春水。我盼着的那一尾
鱼，却还不知道在何处。

这样想着，心中有些惭愧。我们垂钓
的人，总说要“钓胜于鱼”，可真正坐下来，
又有几个能全然放下那根绷着的弦？柳
丝没有弦，它只有柔，只有顺，风来顺风，
水来顺水。它垂了一春又一春，从不为哪
一竿而垂，却年年都有人来这柳下，为它
写诗，为它作画。

正出神，浮子微微一动，我心头也跟

着一颤。再看时，却发现是风吹的。我哑
然失笑，索性收了竿，不再看那钓丝。只
倚着柳树，看那柳丝在水面划来划去，恍
若在写着什么字，又犹如在画着什么画。
写了又抹去，画了又重来，永远是一篇写
不完的春帖子。

日头渐渐偏西，柳丝的影子被拉得很
长，斜斜地铺在水面上，与我的钓丝交叠
在一起。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的钓丝
也像是从柳树上垂下来的了。鱼是始终
没有来，可这一天的春光，却像是被我钓
住了。

收拾东西时，我将竿提起，钓丝从水
中缓缓升起，带起一串水珠，在斜阳里闪
着光。柳丝依旧垂着，不问我钓着了什
么，也不问我空手而归。它们只管绿着，
只管摇着。我知道，明天若再来，它们还
是这样，不增不减，不喜不悲。而我大约
还是会来的，不为那水下的鱼，只为与这
两根丝，再坐一个下午。

柳丝与钓丝
■ 叶正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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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句话在运河城镇传了百年，各行里的
劣迹数不胜数。普通人家只当是拉呱儿、解闷儿，但坐贾行商做买卖的、
出门在外人地两生的，听了难免打个寒战。

钟承并不为此担忧。小小一个游商，和车夫、船夫打不上交道，脚夫
和牙行经纪更是与他无缘。住店难免，他经常在车马店或者粮栈、货栈里
将就。他也遭遇过黑店，好在钟承血气方刚，又有一身好功夫，没吃过亏。

钟承生来矮小黑瘦，但眉浓口阔，头比常人大出许多。娘忧虑他的前
程，找相面先生来看，先生说得肯定：“嘴大唇厚而善紧闭，是大吉之相，行
走四方，必丰衣足食。”娘欢喜地扑通跪地磕了一个响头。后来，娘便送钟
承去拜师习武。钟承苦练童子功，查拳打得炉火纯青，七节鞭也耍得出神
入化。娘信儿子是吃四方的主儿，早早地让他挑着杂货担子出门闯荡。

这天一早，钟承走到了中昌府。他在码头上待了多半晌，擦黑儿时又
晃着拨浪鼓转了几条胡同。前头竹篾篓子里，熏肉、果脯、山楂糕之类的
吃食渐渐空了；后头榆木柜子里，胭脂、胰子、素蜡、火绒等杂物也明显见
少。于是他顺路寻了一家粥铺，要了一碟酱菜、一碗浓粥。吃罢，就近找
了家客店。在西厢房大通铺前立好扁担，排好篓子、柜子，钟承走到院中
石槽边洗脸。

随着一阵马蹄声，一人牵马匆忙走进客店。此人看上去三十多岁，身
形高大，面目清朗和善，虽是农人装扮，却颇有些襟怀气度。他斜挎一个
大大的革囊，马背上堆着满满的行李。店小二跑过来帮客人拴马、卸下行
李，喊一声“上房候着”，便赶着去开门迎候。见钟承好奇地盯着看，来人
咧嘴笑笑，冲他点头致意。钟承撩起衣襟抹一把脸，回屋躺下，草草睡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马的嘶鸣声和踏蹄声把钟承从沉睡中唤醒。窗外
天色未明，他两眼模糊，起身去院子里小解。钟承打着哈欠，深一脚浅一
脚地转身回屋，却正好踩到一块东西。他揉眼仔细一看，竟是一个大大的
革囊。他觉得有些眼熟，连忙弯腰拾起来。

这时，店小二从房内冲了出来。“放下财物，你这个土鳖货郎子！”
想必是店小二昨晚也注意过这个革囊，心里惦记着贵重之物。“啥？”

钟承已经醒得透彻，见他如此喝问，惊诧道，“这分明是住店客人遗失的！”
“店里的东西自然都是店家的。住客已走，这东西就与他无关！”店小

二蛮横地辩道。
“原本还想着交给你们代管，既然这样，我倒要自己收着。”钟承将革

囊夹在腋间，低头回屋。
这时，从店小二身后蹿出一个伙计，举着哨棒，从钟承背后砸了过

来。钟承听到风声，侧身闪过，右掌顺势一推，伙计口鼻着地，哨棒飞了出
去。“二哥，火速喊人治他！”伙计抹一把脸，见流了血，哭喊道。

“喊人没用。”钟承将革囊斜挎在肩上，自腰间抽出钢鞭，高声道，“且看我这七节鞭使得怎
样？”说着，钟承的手往前猛一抖，钢鞭便如长矛，硬生生地向着店小二刺去。快到店小二眉梢
时忽又收回，掉头朝背后刺向刚刚爬起身的伙计，差点儿就要击到伙计前胸。店小二尖叫未
停，钢鞭已经画圈绕回钟承近身，随着呜呜的风啸声，钢鞭越舞越紧，铁罩子一般将钟承死死
罩住。

见周遭一片静寂，钟承稳稳收了钢鞭，塞回腰间。忽然爆出一片掌声，原来是有五六个住
店的人围观。

店小二和伙计避回屋里不敢出来。
钟承索性在院子里寻个地方盘腿坐下，静等客人回来。
直到日上三竿，才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客人满头大汗地跑回店来。钟承起身，双手递上

革囊。客人目瞪口呆，大喘着气问道：“货郎先生，你可知这囊里装有多少银两？”
“无须知道。”钟承笑道。
“在下高唐州程裕，亦农亦商，以棉花为业。”程裕边说边将钟承引到隐蔽处，一道道解开

捆扎结实的革襻，“八封银子，整四百两。”他打开一个银封，取出半数塞给钟承。钟承不受，程
裕索性拿出整封银子作为酬谢。钟承懊恼起来，转身就要离开。

“先生心比黄金，是在下看低您了。”程裕由衷赞叹，提出与钟承结为兄弟，钟承欣然应允，
二人草草拜过，约好日后相见。

数年后，钟承生意略有起色，正好要过高唐州，便前往拜访程裕。程裕盛情款待之后，邀
钟承仔细看了自家囤货，只见一个个大棉包码放整齐，堆满了十余间库房。

“近有琐事不得脱身，劳烦你将这些棉花贩运至江南，万望勿辞。”程裕诚恳地说道。
钟承欲言又止，郑重应下。事情办得极为妥当，钟承返回与程裕交割账目，只留下

薄利，将货款悉数交付，满怀感激地说道：“程兄特意将如此大宗买卖无本交我去办，
这番美意，我终生不忘。”

程裕如释重负，笑道：“以心换心，以利还金，你我的情谊岂是百十两银子
能换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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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广场，东面有
一溜儿地方，夏天有荫凉，冬天可避风，环
境优美，每天游人如织，成了修鞋匠们的
理想工作场所。小城执法很人性化，给几
位鞋匠划好位置摆摊，鞋匠们在此生意兴
隆，也大大方便了百姓。

我修过几次鞋，还修过衣服和背包的
拉链，渐渐熟悉了那几位鞋匠。他们都来
自附近村庄，手艺活儿虽辛苦，但收入比
较稳定。几位修鞋摊前顾客不断，有的摊
上，四五人坐在马扎上，排队等候。但在
最西边的一个修鞋匠摊子前，常常顾客寥
寥，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好奇。

有个阴天，风大且冷，我常穿的布鞋
鞋帮脱落，便拿去修。正好最西边摊上没
什么顾客，我径直坐在鞋摊前让鞋匠修。
鞋匠背有些驼，个子一米六左右，挺着腰
接鞋时，头不自然地抬起，表情冷漠地接
过去。修鞋时，我喜欢与对方聊几句，既
缓解尴尬，又拉近距离。但与这位鞋匠聊
天，基本上我说一句，他便机械地接一句，
只是被动回复，毫无互动之感，他说话挺
生硬，言语也有些刻薄。

通过聊天得知，鞋匠姓张，家中五口
人，女儿结婚了，儿子上大学，还有一位80
多岁的老母亲。他接过鞋，先整理断线处
松动的地方，然后在机器上迅速缝制，一
会儿便捯饬好了。我问他价格，他说4元
钱，看他不容易，我又顺便买了一盒鞋油，
共13元钱，能让他多收入一些，我心里感

到很欣慰。
布鞋穿了半个多月，突然又觉得断线

的地方好像松动了，脱下来看，果然刚缝
上的细线开始松弛。于是我又来到中心
广场，这次没让那张鞋匠修，在原来常光
顾的老赵这里等了十多分钟。老赵一米
七多点的个子，圆脸黑里透红，热情好客，
嗓门很高。轮到我修鞋时，我跟他说刚缝
上的线又松了，他笑呵呵地说那是针脚不
结实，如果有一厘米的地方松动，必须缝
三厘米长，并且要多缝两遭，如漏水堵口
子，光弄点儿泥堵那一处，水一定会把泥
冲走了。老赵性格开朗，干活利索，认真
负责。他给我修好鞋后，那鞋穿了一年
多，没出过任何问题。从那以后，我再也
没到张鞋匠那里修过鞋。

我一直认为工作本无贵贱，但对待工
作的态度，能反映一个人的品格与精神。
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鲜见，从
机关单位到工厂企业，再到繁华都市与寻
常巷陌，各个群体都可见积极进取、精益
求精的人，也可见得过且过、偷懒耍滑的
人。工作中，我也有切身感受，如果不幸
与后者为伍，往往会让人觉得特别特别不
舒服，我一直认为，宁可有狼一般的对手，
也不要猪一般的队友。当然我这话不是
针对张鞋匠，他可能并不知道缝鞋的太多
道理。但既入此道，术业也须有所专攻，
这也是干好各行各业的基础与门槛。

我朋友的同事，是位中层职员，但凡

提到大小官员就满脸兴奋地开喷，说当官
多腐败云云，接着会把身边那些或荤或
素、道听途说嗒啦嗒啦地喷上一通。但据
了解他的人说，他虽然没甚大的职务，可
只要他能管到的事，半斤麦麸也要榨出四
两油。在我看来，一个群体的个人无所谓
好与坏，关键是看其道德水准、对生活的
态度和个人修为。

有句话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这一
语就戳中了行动的根源，所以只有认识到
位，行动才会自觉。心术不正的人，到哪
里都是祸害，无论身居朝堂还是委身垄
野。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岳飞、戚继光
这样的忠臣良将，也出了秦桧、严嵩这样
的民族败类。纵览世界历史，各国莫不如
是，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劣、阳光与阴
暗、友善与歹毒，始终在人类历史上反复
上演交织，形成不同的故事。儒家先贤正
是了解这一人性规律，才提出“格物、致
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之
道。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贤人辈出，中华
文明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主要原因吧。

修一只鞋，让我冒出这么多想法，激
荡起这么多心情波动，确实始料未及。这
也许验证了古人的话，“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愿我们都做一个练达
洞明的人，为个人、为家庭、也为这个社
会，全身心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修 鞋 匠
■ 王泽文

风过来的时候，樱花就落了。已是暮
春，满树云霞，如烟如雾，是美的。可风过
处，那些纷纷扬扬飘落的花雨，更让人移
不开眼。花瓣在空中打着旋儿，缓缓飘
落，划出的弧线仿佛春天写给大地的最后
一首诗。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接住什么，
又或者，是想挽留什么。旁边一个孩子也
伸出手，花瓣落在她的掌心，她仰起脸对
母亲说：“花儿飞走了。”母亲轻声应她：

“是呀，它们去吻大地了。”
小时候总想用线拴住花瓣，不让它

掉落，如今才懂，让花朵完整地走完生命
历程，才是真正的珍惜。那一瞬间意识
到，自己一直以来的惋惜是多余的。枝
头的花向上向着阳光，是青春的张扬与

热烈；而落地的花安静地铺成花毯，接受
所有人的注视与驻足，何尝不是另一种
绚烂？

落花是有深情的。其实何止樱花，桃
花、梨花也是这般，开时轰轰烈烈，落时却
悄无声息。它们飘落之后，枝头会鼓起一
个个青涩的小果。花的凋零，是把阳光雨
露让给果实。这种“让”，是生命最无私的
托举，是对未来的成全。

想起古人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从前只觉得是诗句，真真切
切看在眼里，才懂得那里面藏着的深情。
落花自有归意。它们在空中轻飏，恍若远
行的游子踏向归途，扑向尘土，从容而安
然。看似坠落，实则回归。花知道自己有
期，所以开时不遗余力，落时自是不慌不

忙。这是对时间的全然接纳，既然春天留
不住，不如优雅地告别。

花把枝头让给果实，人又何尝不是如
此？年轻时害怕“落下”，怕错过花期，怕
被遗忘在枝头之外。谁没有自己的“落花
时刻”？青春会远去，舞台会谢幕，总要学
会退场、让贤、回归平淡。

可看着眼前的落花，这么一想，不是
所有的结束都是失去，也可以是圆满。或
许，那也是人生的一种深情，学会了成全，
学会了回归，学会了与时间和解。

在树下站了许久，直到风停，直到身
上落满花瓣。俯身拾起一片，轻轻放回
树下。绚烂是春，零落亦是春。落花从
不是春的遗憾，而是它最深沉、最成熟的
深情。

落花，春的另一种深情
■ 尹小英


